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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 2014 年宣布“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过去几年中，此语的涵义
已变得清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怖主义法》（2016 年 8 
月起生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2017 年 4 月起生效）及《香港国家安全法》
（2019 年 7 月起生效）或许带来了外界所知的最具
破坏性的后果。相比之下，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
例》（自2018年2月起施行）和其他相关宗教管理
条例对中国各地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权利的影
响则较为隐形。

近期，两位中国人权律师通过一个网上论坛就中国
宗教团体目前面临的问题分享了各自的看法。他们
都有着代理涉及不同宗教信仰群体案件的经验。本
简报概述了他们提出的观点，并辅以CSW搜集的一
些案例数据。

针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加剧

自 1978 年邓小平领导中共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开放”以来，直到 2015 年左右，宗教团体（被取
缔的团体除外）更多受到的是各种行政处罚，而不
是被抓捕判刑。处罚包括但不限于成员被行政拘留
长达 15 天，团体被当地民政局禁止聚会，或聚会
场所被当地执法部门作为“违章建筑”强行拆除。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更严厉的惩罚，信徒不经审判
即被劳教两到三年。

然而，近年来，被刑事起诉的宗教信徒人数迅速增
加。

中国官方称中国是无神论国家。在习近平加强意识
形态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对涉及宗教团体的事
务更加敏感，围绕宗教信仰的教育和讨论的公共空
间几乎荡然无存。因此，许多警察、检察官和法官
缺乏基本的宗教素养也就不足为奇，对宗教信仰自
由是基本人权之一更是普遍缺乏认识。

一位律师评论说，在处理宗教案件时，刑事司法机
构更可能缺乏法律的规范，更缺乏监督，甚至更可
能“为所欲为“。他还认为，由于政府的打压，更
多的宗教团体转入地下，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
题。有的团体在压力下选择隐藏、销毁或避免记录
财务账目，而缺乏透明度会导致团体内部纠纷和腐
败，后者又可能成为政府指控这些团体的理由，如
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目前这种情况体现出我们的执政党对宗教问题不
自信。“

法律框架

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审查法律或政府决定是否违反宪
法的机制；中国法官无权宣布不符合宪法的地方立
法无效；中国也没有审查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机
构。

由于这些严重缺陷，即使是2017 年《宗教事务条
例》这样明显违反中国宪法的法规，若想寻求将其
废除，也无路可循。

按法律的位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在级
别上高于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然而，因后者具
有实际操作性，在日常工作中更受执法部门青睐。
若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引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来阐述观点，法官可能根本不予理睬。而另一方
面，宗教事务局官员、警察冲击宗教场所、宣布聚
会为非法或将聚会者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却可随意
引用《宗教事务条例》中的条款作为执法依据。

执法

中国的执法部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周期性的打
击行动，例如打击被官媒称为“黑恶势力”的个人
和团体。从2018年到2021年，县级宗教事务管理
局负责宗教活动场所的“扫黑除恶斗争”。据挪威
媒体西藏之声报道，在此期间，由村民选举和认可
的保护母语、环境、宗教、文化和当地人权益的藏
人组织被称为“黑恶势力”，受到当局严厉打击，
包括2018年7月13日被青海省同仁县公安局刑事拘
留的9名藏人。

在法律技术方面，许多规章其实有充分的规定，但
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得到执行，因为执法机构没
有足够的动力在实践中认真执行这些规定。最关键
的是，他们不需要为不遵守规定承担任何后果。受
害方也没有有效的救济渠道。有位律师曾在一个月
内花费数千元邮费寄出控告信，收到的回复却寥寥
无几。

“我们常常对执法人员说，我们[律师]是在认认真
真地落实习总书记的‘依法治国’。”

“邪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邪教组织”解
释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
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
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
非法组织”。

如此模糊的定义赋予了当局打击合法宗教活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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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位律师讲到有家庭教会牧师被指控“违背圣
经教义”，涉嫌“散布迷信”。令他忍俊不禁的
是，当局出示的证据是一份隶属于当局控制下三自
爱国运动会的牧师提供的教义文件。

2022 年 7 月，中国反邪教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列
举了作者声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国家有关
部门”认定为“邪教”的 25 个团体。但这并非官
方文件。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府或法律官方文件将
任何特定团体认定为“邪教“，至少可供公众查阅
的这类文件并不存在。

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认定“邪教”的程序似乎完全
无章可循。一些团体经常成为攻击目标，而同一地
区的其他团体却基本不受影响。一些团体经常被当
局打压，而同一地区的其他团体则基本不受影响；
有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只被处以罚款，而有的则被逮
捕并被贴上“邪教”标签判重刑。

以”呼喊派”（也称”召会“、”小群”）为例，
任何被发现持有恢复本圣经或倪柝声、李常受所著
书籍的人都可能被认定为“呼喊派”成员，并根据
《刑法》第300条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被起诉；拥有250本此类书籍的人可能
被判处最高七年监禁。

“从来没有哪个机关站出来说我们定了哪些是邪教
或邪教组织。这个问题我向侦察人员、检察员、审
判人员都问过：‘你们说，在什么地方能查到，哪
个部门把比方说呼喊派定为邪教或邪教组织？’我
不下几十次在法庭上质问控方，‘有没有？’从来
没有一个人说‘有，我可以给你找到’，把文件拿
出来。”

针对宗教团体的其他莫须有指控

除了被指控“邪教”罪名之外，近年来，宗教团体
成员因其他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而成为攻击目标的

CSW收集的自 2018 年以来涉及基督教新教团体的案件（包括待审案件）按罪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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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fxj.cn/n47/c805824/content.html


November 2018  For public use简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2024年1月

情况也明显增多。

1)	 “诈骗罪”

近年来，家庭教会的领袖和同工遭到刑事指控的人
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多被指控收取信徒奉献款
构成 “诈骗”行为。

年份 已知“诈
骗”

案例件数

拘留后获
释的基督
徒人数

未审羁押
中的基督
徒人数

被判刑入
狱的基督
徒人数

2019 1 2 0 1

2020 1 0 0 4

2021 3 9 9 3

2022 5 2 9 3

2023 

（到十月
止)

3 7 4 0

2019 年以来CSW 已知的家庭教会成员被指控“诈骗”而被拘留（包括取

保候审）或判刑的案件（注：此为2023年10月前收集的数据）

一位律师已指出当局指控各地家庭教会基于这样的
逻辑：没有登记的教会是非法的，那么教会的牧师
就是假牧师，收取奉献款就是“诈骗”。此逻辑“
彻底地否认了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
有的教会确实缺乏适当的财务制度和透明度。

2）	  “非法经营罪”

这是典型的“口袋罪”，经常被当局用来打击由宗
教群体提供的教育服务和出版物。

CSW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信徒被以此罪名拘留或
监禁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	 免费印刷和分发宗教书籍

•	 联系印刷公司购买宗教书籍

•	 在网上销售宗教书籍

•	 组织团体成员购买宗教书籍

•	 销售从政府指定的印刷厂购买的圣经

•	 在教会学校授课

•	 制作和销售圣经音频播放器

•	 教授儿童钢琴

3）	 “宣扬极端主义”

此罪名更常用于起诉新疆的宗教少数团体和少数民
族，但中国其他地方的公民也会成为受害者。甚至
只是在社交媒体提及新疆穆斯林的处境，就可能因
涉嫌犯有此罪而被刑事拘留。

在CSW关注到的一个案例中，云南省四位回族穆斯
林学者因拒绝配合当局拆除清真寺、解散阿拉伯语
学校的政策而被判定“宣扬极端主义”罪，并被判
处长期监禁。

结论

尽管中共吹嘘其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进
展，但人们对中国司法体系仍然信心不足。宗教信
仰团体已见证中共政权在持续推进的其实是与法治
背道而驰的“以法治国”。除非中国发生一些根本
性的变化，否则宗教团体的正常活动将继续受到限
制，信徒将继续遭受任意关押、不公正的监禁，财
产将继续被非法没收；公民被剥夺宗教自由将成为
中国社会不公的一个永久特征。用一位法律学者的
话说，我们将看到中国的宗教问题“批量生产”。

建议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
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并确保国家法律和相关
政策与这些国际公约相一致；

•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
界人权宣言》第18条，保护中国所有人的思
想、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权。这包括与宗教
团体和法律专家协商，修订所有与宗教有关的
法规和立法，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

•	 废除与“邪教”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刑
法》第300条；

•	 重新审视中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废除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	 确保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团体登记制度都是选
择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并且不被用作控制宗
教活动的工具；

•	 立即释放所有因宗教信仰而被拘留的良心犯，
并公正地调查非法监禁案件；

•	 向联合国特别程序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机构和专
家发出长期邀请，以便他们开展调查、监督和
报告，并允许他们不受阻碍地进入包括新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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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自治区和西藏在内的全国各地

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

•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公开或私下地敦促中国
政府尊重、保护和促进中国所有人的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并执行上述建议；

•	 调查和监测侵犯人权的案件，包括侵犯宗教信
仰自由的案件，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
宗教或信仰或因捍卫普遍人权而被拘留的人
士；

•	 监督香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发展以及侵犯宗
教或信仰自由的情况；

•	 支持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
查，包括调查中国政府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反
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	 考虑制裁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政策制定
者，包括但不限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
权行为负有责任的政策制定者；

•	 鉴于那些因遭到宗教迫害而逃亡海外的人如回
到中国极有可能被任意拘留和虐待，各国政府
应确保那些属于少数民族或宗教信仰少数群
体、可能面临迫害风险的个人不被强行驱逐回
中国；

•	 敦促所有相关的联合国机制，包括联合国特别
程序和条约机构，将宗教信仰自由权纳入其关
于中国的报告中，关注宗教信仰团体和寻求保
护这些团体的人士所面临的脆弱性和权利被侵
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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